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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尔丹拉着浓浓的牛
尾巴，僵立在冰河心。

“走，断腿的畜牲！”
他咒骂着，用力推着

牛臀。断腿的畜牲死了似
地钉在冰板上。雪雾寒气
逼人，灰蒙蒙的粘在雪地。
牛瞪圆眼睛，回头望着狠
狠抽打它的人，眼珠内恨
出了一团血红。

前面的冰是透明的，看
得清吐着乳色泡沫的河水。
河水在铁甲似的冰层下沉
闷地喧虺着，洛尔丹感觉到
脚底的冰板在抖动。

“走断腿的畜牲！”
他狠狠抽打牛背，抽

出了条条血痕。牛浑身颤
动不停，蹄子死死钉在冰
板上，一步也不愿迈了。洛
尔丹又掀着牛臀，大声咒
骂。脚下的冰板哗哧一声
张开了长长凶恶的裂口。
他慌忙朝后退去。又一串
哗哧声响来，浓雾夹着冰
渣雪沫朝他扑来，眼睁着
雄壮的牛被涌上来的河水
吞没了。

他感到一阵刺骨的寒
冷，不久又从心内升腾起
一股烦心的燥热。眼前先
是一片昏暗，突地闪出了
一片耀眼的光亮，眼珠愉
悦地蹦跳着，他真想吼一
声，呵哈，多好的阳光……

好多好多天以前了。
好多好多天加起来有一年
了吧？

太阳真好。暖融融的
士金色淌下来，淹没了草
滩上的一切。草滩，一片宁
静，透明的云凝固在深蓝
色的空中，山崖在静穆中
像要拔地升空了。缓缓流
动的河水在低声吟唱，牛
羊静卧在松软的草丛，昂
起头顶的叉角，像在等待
什么东西降临。

洛尔丹一早就在草地
上转悠。他的公牦牛混杂
在别的牛群里难以分辨。
浓郁的草香和悦耳的鸟鸣
使人心里涌起一股躁热，渐
渐那种热就渗透到血液里
流遍了全身。才不久，洛桑
老爹告诉他，他家的公牦牛
使老爹家的两头母牛怀上
了崽，他心内的躁热便潮水
似的翻滚起来，恨不得把遍
野的草都连根拔起来。

多好的太阳呀，愿天
天都这样。

他赤裸紫黑的胸脯，
吊在红丝绳上的护身符傲
慢地在胸脯上摇晃。湿淋
淋的草在他脚底咕咕叫
着，舒服极了。

如果不是那一串松鸡
的惊叫，他不会看见仰卧
在草丛里的她。那是一片
多么鲜美的光芒呀，他眼
前一花，大腿上的肌肉也
僵硬起来。

躁热的阳光褪掉了她
厚重的皮袍，她赤裸着身
子睡在草丛里。哦哟，漂亮
的仙女白度母，洛尔丹有
歌哽在喉头上，一张嘴就
会唱出来。哦哟，你的肌肤
细腻如鲜奶，你奶子上翘
像玛瑙。你乌黑的头发赛
马尾，你的心哟，如宽敞漂
亮的帐房等我走进去哟，
住下来……

躁热的火就这样烧烤
着他，烤他的肌肤烤他的
肉，烤得血液变成了油。终
于，火变成了他挣不脱的
烈烈狂焰。

他也记不清了，自已
是怎样扑到她身上的。她
惊醒过来，大叫一声想要
挣脱他，眼里闪动着可怜
的乞求。他看见自己身上

的火蔓延到了她的身上，
在火焰的熊熊燃烧中，她
又抓又咬，嘴里发出呜呜
呜的叫声。在他快乐的燃
烧中，她瘫软在他的胸脯
下……

事后，他粗壮的手臂轻
轻搀扶起她轻绵绵的身子，
仰头哈哈狂笑，迎着扑面而
来的湿润的风大声吼着：

“我有老婆了，我有老
婆了！”

她靠在他身上痛泣起
来，手指甲掐进了他汗涔
涔的背心。他把她搂得更
紧更紧。

“别哭。我会像珍贵的
珠宝一样对待你的。”他说。

她咬着他的肩头，咬
出条条血印。

他知道了她的名字：
索琼。那个像狐狸一样狡
猾的瘸腿商人的女儿……

冰墙上的洛尔丹还
站在那片雪雾罩着的冰
河上。

刚才还在的那片强烈
的光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他记不清了。他抬头时，冰
条子冻结在他板硬的头发
上。破碎的冰块又凝固成
了薄薄的冰板，冰层下的
河水悄无声息地流淌。缠
绵的雾气又碾压在冰面
上。洛尔丹感觉自已的腿
牢牢地冻住了，这可恶的
冰要嚼碎他的骨头吧。他
用力抬起身子，冰尖利的
牙齿撕开了一大块连皮带
肉的毛毡裤。刺入骨心的
痛让他歪咧着嘴咆哮起
来。疼痛过去，他浑身都冻
得麻木了。这样下去，会冻
死在这儿的，他想。他活动
一下僵硬的腿，雪粉粘满
了他的眼睫毛，眼前的一
切都模模糊糊，朦朦胧胧。

开始，他还在雪地上
摸索，想找回那支火药枪。
那枪是他从老头人儿子维
色手里赌回来的。维色真
是世上少见的好汉子，喝
下十大碗烈酒，还能蒙上
眼睛走进亚隆山下的那片
杉树林子，连根拔起一棵
马辫柳，细细的枝条抽打
得遍地溅着火星子。哈，他
喝十一碗就不行了。那家
伙是属熊的种，做事都有
个顶，过了头就哗地瘫下
了。十一碗酒下肚他脸烧
得喷血，哼几声难听小曲，
身子晃晃就倒在了牛屎堆
里，嘴里响起炸雷似的鼾。
洛尔丹望望躺在牛屎堆里
的维色，一声不吭地当众
灌下十四碗酒，然后抹抹
嘴唇，又一声不吭地朝拉
隆雪山腰那杆立在马道口
的旗走去，手扶旗杆哈哈
狂笑，把崖脚歇足的野鸽
子惊得满天飞。

此时，他在地上摸索
着，什么也没摸到。他感觉
到脑心也在胀痛，眼前罩
上了一片黑雾。是掉进冰
窟窿里了吧，掉进去了就
太可惜了。

维色把那支油亮的枪
输给他时，心疼得吸吮舌
头说不出话，眼眶里晃动
着闪亮的泪水。维色说，这
枪敲碎过两头狗熊的脑
袋。洛尔丹哈地笑了一声，
挎上枪，紧紧拥抱了维色，
他敬佩这个好汉子。两个
男人孩子般傻笑着，又仰
头哈哈大笑，抱在一起在
绵软的草地上翻滚着，喘
着粗气。那天，天空薄脆，
乳白的云摩擦着碧蓝的天
壁沙沙鸣响。

我要找到那支枪。洛
尔丹的手指头也凝上了一
层薄冰，麻木得失去了知
觉。他仿佛听见周围有声
音在狂咬，似猫似狗。他刚
抬起头，眼前突地腾起一
片通红通红的云，火焰一
般晃来晃去，烤得雪地哧
哧哧响。他觉得脚下的冰
板又在破碎，想朝后退，脚
板却死死冻在了冰板上。
渐渐的，他全身的血液也
像凝固了……

雾更浓了，冰板还在
毕毕剥剥的响着，是在撕
裂还是在冻结？

（未完待续）

他抬头时，冰条子冻

结在他板硬的头发上。破

碎的冰块又凝固成了薄薄

的冰板，冰层下的河水悄

无声息地流淌。缠绵的雾

气又碾压在冰面上。洛尔

丹感觉自已的腿牢牢地冻

住了，这可恶的冰要嚼碎

他的骨头吧。

八音河穿城而过，宛如给德令哈镶嵌上了一条昆
仑墨玉腰带，也给了这个地处西北，边远民族地区的
县级市许多灵气和滋润。据了解，贯穿城市南北的巴
音河属克鲁克湖水系，全长326公里，流域面积7462
平方公里，不仅满足了农牧业用水需要，而且也是德
令哈人民生活用水和进行水电开发的主要依托。

在德令哈宴会厅过道里，我看见了一幅名为“金
色的世界”的油画。画面是一望无垠的金色草原，其实
这正寓意着德令哈原意，即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
界”。德令哈市是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首府
所在地，是全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青海西
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它位于青海省西北
部和举世闻名的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平均海拔2980
米，区域总面积32401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25平
方公里。青藏铁路、青新公路横穿全境，东西南北，经
纬如网，可东进省会西宁，西上新疆，北连河西走廊，
南下西藏，交通便利。境内山川湖盆兼有、草场农田密
布。正印证了“天时、地利、人和”兼而有之的优势，所
以其跻身于全国民族自治州前列也合乎情理。

据了解，市境内各种资源较为丰富，现已探明的
矿产资源有16个品种，65个矿床，其中大型矿床2个，
即旺尕秀的石灰石和焦煤矿，储量均在2亿吨以上。
野生动植物资源主要有草豹、熊、麝、野牦牛、野驴、黄
羊、石羊、雪鸡和沙棘、枸杞、锁阳、大黄、羌活等，均有
很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水力资源比较丰富，主
要河流有巴音河、白水河等。

德令哈的黑枸杞十分出名，热情的主人给我们一
人赠送了一小盒。据介绍，黑枸杞为野生物种，被誉为
野生的“蓝色妖姬”，分布在德令哈市可鲁克湖周边地
区。由于分布数量范围较小，生长条件艰苦，产量稀少
珍贵。黑枸杞味甘、性平，富含蛋白质、枸杞多糖、氨基
酸、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等多种营养成分，还含
有丰富的黑果色素——天然原花青素(红果枸杞不
含)，原花青素OPC含量超过蓝莓，是迄今为止发现OPC
含量最高的天然野生植物。现人工栽植取得一定成
效，正在探索推广面积。

据记载，早在商周时期，古羌人就在这块风水宝
地上辛勤耕作、繁衍生息，之后又成为蒙古族、藏族先
民们农牧兼营、放牧耕作的美丽家园。德令哈历史文
化资源主要有吐蕃吐谷浑文化。人文资源文化主要有
蒙古族“那达幕”及丰富独特的民间民俗风情，如英雄
史诗“汗青格乐”等口传文学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

1988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德令哈撤镇建市，德令
哈的发展从此又翻开了新的一页。经过各族人民的辛勤
努力，一座高原新城巍然屹立于八百里瀚海戈壁上。

同为自治州，德令哈的主人们对来自于甘孜的客
人十分热情。在德令哈，我们不但参观了其极具实力
的工业基地，还有农业园区，以及体育场馆等市政基
础设施。所行之处，可感觉出其在全国藏族自治州中
名列前茅，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工业十分发达。

德令哈区位突出，特色鲜明。德令哈以建设青海
园林城市为目标，以工业园区为依托，充分利用优势
资源和周边地区的禀赋资源，利用区位优势和交通、
能源网络，优化资源组合，加快发展区域特色工业，重
点发展盐碱化工、建材、中藏药三大产业，着力培育和
构筑六大特色产业链，努力将德令哈市建成青海省重
要的碱业基地、全州重要的建材基地、生物制品加工
基地、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使德令哈的地位更加突
出，区位优势更加明显，综合实力更加强大。

傍晚，我们还在主人们的盛情邀请下，游览了八
音河景。与海西州相比，我们有不如海西州的地方，比
如矿产资源和工业基础等，但我们同样有着自己的优
势所在，比如我们的自然资源、生态资源、人文资源
等。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发展方面的许多
好做法倒不失值得我等深思。

甘 青 纪 行

德令哈观感
◎张建国摘一片云彩

放在
城市喧嚣的天空
让繁杂的思绪凝固
癫狂的幻想，蠢蠢欲动
六月天空里，到处张扬着
激情蹁跹的
无限所求

骄傲，在烈日下燃烧
撕裂灯红酒绿，那声音
呼啸而过，赶在
咆哮的漆黑夜之前
狼嚎一般，吞噬
村庄里的鸡鸣犬吠
踩破，注满微笑味道
裹着方言的长长的影

乡愁的饮烟，萦绕
一种慈悲，驱散夏日的瘴气
遇见一颗真心
想要抵达辽阔的国度
叩想灵魂的钟，植入
激情
慈祥与宽恕
让忏悔者相信，眼泪不是天真

登高
◎可言

不觉已是深秋，树叶的颜色与大
地也越来越接近，不久，这些树叶便会
零落如雪，与大地相拥而眠了。

但和树叶下落不同的是，古人在
秋天喜欢登高。

关于登高的来源，南朝《续齐谐记》
有这样一个传说：东汉术士费长房曾对
桓景说，九月九日，你们家必有大灾，应赶
快制作一个红色布袋，装上茱萸系在手臂
上，登上高山，饮菊花酒，此祸才能消除。桓
景听了他的话，举家登山。等到傍晚他们回

来时，发现鸡犬都死掉了。费长房说，它
们替你们而死了。后人登高，本此。

这当然只是个传说。实际上，我
们的先民是缘于对大自然的崇拜而
喜欢登高。

西晋时期，著名军事家羊祜登砚
山，尝慨然叹息：“自有宇宙，便有此
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
卿者多矣，然皆湮没不闻，使人悲伤。
如百岁有知，吾魂魄犹应登此！”

生命就算逝去，但“吾魂魄犹应

登此”，这是何等的英雄气象！此语一
出，顿觉天地间一股英雄气自砚山跃
升云霄，刺破青天而锷未残也。

秋天，是登高的季节。登高所见，唯高风
悲旋，蓝天四垂，以及，个人的渺小与孤独。

但，具有英雄气的强者的感受并
不止于此，他们登高所见的山川落日
是英雄，想起的千古风流人物是英
雄，而过往的历史洪流亦是英雄。英
雄，虽然常被小人环伺，但也注定被
英雄所包围！

泸定桥情思
◎汪洋

1935年夏末，长征路上的红军取
得了一个撼人心魄的胜利，它与一座
桥相关。孩提时代的我，在知道这个
故事后，忍不住泪流成河，从此，我心
怀执念，很想去那座铭刻了胜利的桥
上走一走。

一个盛夏，我以旅人的身份，走
向了那座桥。桥的名字叫“泸定桥”，
位于泸定县大渡河上，扼守川康要
道，横跨三百多年。

早在那篇《飞夺泸定桥》的文章
里，我便目睹了桥的“惊、险、奇、绝”：
13根长超100米碗口粗的巨大铁链，
固定在两岸桥台落井里，9根底链铺
上木板做桥面，4根位于两侧做扶手。
人一旦走上去，整座桥随之摇来晃
去，像荡秋千一样，叫人无法立稳。

在崇尚英雄的孩提时代，飞夺泸
定桥的22位勇士的高大形象，一直铭
刻于心，伴随成长，从未曾灭，而塑造
了英雄的泸定桥，更是在殷殷向往
里，越来越具有诱惑。在迫不及待中，
我的双脚终于踏在了泸定桥的西桥
头。目光穿过色彩斑驳的木结构古堡
大门，泸定桥的桥身便一览无余了，
人流在上下左右摇晃。刹那间，我神
情恍惚起来，耳边仿佛响起了隆隆的
炮声，看见在呼啸的子弹间，一群穿
着灰色军服，身背大刀的红军战士，
正毫无畏惧地在被抽调木板的铁链
上匍匐冲锋……

“太可怕了，都怪你，偏要叫人家
上去，人家明明有恐高症的嘛！”突
然，一道稍带颤抖的女声，跑进了耳
廓，让我从恍惚中清醒过来。抬眼一
看，迎面走来的女孩，脸色苍白，在男
友搀扶下，她双腿打颤，嘴里不停地
抱怨着。“你哪里有恐高症嘛，明明是
自己胆小。当年那些红军勇士冲向对
岸时，铁链上可是没有铺木板，还要
迎着对岸敌人密集的子弹扫射呢。”
女孩身旁的男友，瘪嘴笑道。

听过男孩和女孩的对话，我情不
自禁地自问会像女孩一样害怕吗？在
仔细想想后，我想我是不会害怕的。

目光透过来来往往神情紧张的
旅人，我看到泸定桥依旧在毫无规则
地摇晃。那些走在桥上的人们，一个
个步履维艰，在颤颤惊惊的表情里，
张开双手，竭力保持身体平衡。更有
几个女孩，蹲在桥中间的木板上，双
手紧紧抓着旁边的铁链扶手，不敢迈
步。我还未来得及对她们的胆怯心生
不屑，一股劲风从大渡河狭长的河道
吹了过来，让我的心里顿时生出了一
股凉浸浸的感觉。随着这股风一起来
到的，还有轰隆隆的浪涛声。

这个季节，大渡河进入了丰水
期。站在泸定桥上俯下头，目光透过
桥面木板间的缝隙，落在了桥下的河
面上。大渡河毫无阻拦的巨大水流，
以千军万马之势，向桥的南侧冲去。

由于水流速度极快，它们毫不犹豫地
撞击在河底一些凸起的石头上，以及
两岸的石头上，翻卷起了一米多高的
大浪，声势惊人。

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肯定无所
畏惧，但现在，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晕
眩感，生怕从大渡河上吹来的强风，
会把我吹落到泸定桥下。在心惊胆战
中，我急忙伸手抓住一旁的铁链扶
手，闭上眼睛，稳定有些慌乱的心神。

即便盛夏，在阳光灿烂的正午，
被我紧握在手中的铁链扶手，依旧传
来了有些浸骨的冰凉，让人的胆颤情
不自禁地加剧，并真正明白诗语“大
渡桥横铁索寒”所饱含的意思。

手握铁链扶手良久，我终于鼓足
了勇气，睁开了眼睛。想到孩提时代
那个关于泸定桥的胜利故事，想到我
绵延了十数年的向往，或许，我应该
早点来泸定桥。

脚下，泸定桥还在摇晃，还在颤
动。目光扫过从身边走过的旅人异彩
纷呈的表情，我的眼前再一次晃现出
枪林弹雨中的22位勇士。侧头望了望
泸定桥的上游峡口，再望向对岸的古
堡大门，我松开了紧握在铁链扶手上
的手，目光坚定地向西桥头走去。在
那里，铭刻了胜利。我想，这胜利属于
那22位红军勇士，更属于了不起的长
征，或许，它也属于如我这样远道而
来从上面颤抖身体走过的旅人吧。

7文学新闻热线 0836-2835756 投稿邮箱 gzrb@gzznews.com 2018年11月6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杨燕 版式编辑宋雪琴


